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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易斯·卡罗尔在 《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续篇中一反传统儿童文学的说教模式，构建了一个与

现实世界大相径庭却又处处相似的儿童幻想世界。这种大胆的颠覆反映出的是一种降格的精神，其并在

故事的世界感受、角色形象、语言三个方面都有所体现。这一种降格精神的实质是贬低严肃，消解成人

世界的权威与阶级，展现纯粹的儿童的快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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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易斯·卡罗尔在 《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

续篇（《镜中世界》）中借滑稽、贬低式的描写方

式，描绘出荒诞诙谐的世界感受以及各式各样

“离经叛道”的角色形象，加上低龄化、讽拟性的

语言，表达出了一种降格精神。巴赫金在对拉伯雷

的研究中提出 “降格”的内涵是：“把一切高级的、

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

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１］２３

这里所说的降格并非是单纯的贬低、否定现有高级

的事物，而是从贬低的角度赋予物质———肉体、大

地、身体等等低级的、世俗的事物以新的内涵，以

否定的态度破坏一切高级的、精神的事物所代表的

固化了的定义与秩序，发掘其具有肯定性的新内

涵。其基本的手段是利用贬低的方式与诙谐的态度

去展现高级、精神的事物的本质。卡罗尔就是使用

了这一种手段表现出了童话世界里的降格精神，并

强调一种 “儿童本位”观。现实世界的严肃性在

卡罗尔颠倒、滑稽的描写下展现出一种天然的降格

意味，严肃的距离在这里消弭。

一、降格化的世界感受

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受到各种各样秩序的规

范，这些秩序由掌握权力的官方制定，于儿童而

言，掌握权力的官方就是成人，儿童在成人世界中

被各种严肃规则所约束，其对世界的感受往往被忽

视。卡罗尔在 《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续篇中通



过对现实世界中的节庆仪式、饮食象征、游戏精神

进行贬低化、世俗化、游戏化的降格处理，构建了

一个以儿童的心理需求为中心的诙谐世界，消解了

成人世界的权威与阶级。

（一）节庆仪式

在卡罗尔所构建的奇境中，节庆仪式是不可忽

视的部分。节日是第二种生活，节日使不平等神圣

化［１］１１。节庆仪式是百姓打破现实生活中不可逾越

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１］１１等差距的重

要活动。卡罗尔通过降格手段描绘节庆仪式，以诙

谐的态度破坏现有秩序的严肃性，产生了不拘形式

且富有童趣的世界感受。

《爱丽丝漫游奇境》中所有的官方节日都传递

出一种维护阶级秩序的意识。例如王后花园中人物

的出场顺序：“走在最前面的是肩扛木棒的十个士

兵……他们身后是十个大臣，浑身装饰着金刚钻

……在后头是王子和公主……跟在后面的是来宾，

多半都是国王和王后……接下来是红心杰克，手捧

深红色丝绒垫子，上面放着王冠；走在这支宏大队

伍最后方的，是红心国王和王后。”［２］５８在这一长段

的描述中，每一个参与者的等级、财富、职位一目

了然，阶级等级明确而严肃。与这些严谨仪式相对

的是爱丽丝对权威官方的不屑的态度：“哦，整个

就是一副扑克牌。”［２］５８ “扑克牌”一词带有极强的

游戏性，卡罗尔对于贵族人物的游戏化定位使得所

有权威角色都带上了诙谐的意味，由官方施加的严

肃力量被极大削弱。同时爱丽丝的语气词 “哦”

更是以孩子的视角与思维，将一整个官方阶级打入

平庸。在这里，通过爱丽丝的内心活动，卡罗尔现

实了对权威的降格化处理，严肃的官方仪式呈现出

一种亲民的儿童趣味。节日仪式是上层阶级炫耀其

高贵与优雅的手段，并以此拉大与民众的距离，赋

予贵族以圣神感、严肃性。在 《龙虾四对舞》一

章中，卡罗尔借假海龟之口展示了一种名为 “龙

虾四对舞”的舞蹈。四对舞也称为方块舞，是一

种欧洲宫廷舞，然而在假海龟和格里芬的演绎下，

这个舞更像是大家在一起嬉戏与狂欢：舞蹈不要求

统一的舞步，不讲究华丽的服饰，也不要求固定的

舞伴。舞蹈中，大家交换同伴、游泳、翻跟头……

尽情地戏耍，贵族还被替换成了海鲜，就这样，一

支优雅的宫廷舞被降格成为儿童的嬉耍活动，严肃

被欢笑取代，这种降格的戏仿彻底消除了官方刻意

营造的距离感。

（二）饮食象征

除了上述所说的节庆仪式，饮食也是一种能够

传达世界感受的重要仪式类型。正如歌德所说的：

“这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极为崇高的东西：在这

优美的形象里体现的是饮食原则，整个世界正是依

靠它才生存的，它贯穿整个自然界。”［１］３１７饮食是一

种物质的、世俗的，但又高贵的事物。饮食代表物

质与欲望的快乐，是自我满足的最直接且最佳的方

式。儿童希望得到满足与成人期待的高层次的精神

满足不同，他们更爱依靠饮食等物质获得的方式以

实现自我满足。

在 《爱丽丝漫游奇境》中，儿童成长主题的

降格，以一种直接的物质获得，即饮食的形式得到

了呈现。爱丽丝通过吃蛋糕、喝瓶子里的水、吃蘑

菇等方式，共计变大５次，缩小６次，这些进食带
给爱丽丝的是快乐，是利用直接进食的方式实现自

我满足的过程。正如曼洛夫对爱丽丝的评价：“爱

丽丝是儿童幻想文学中第一个不屑于接受无论什么

教训的儿童，除非那是关于变幻本身的 ‘教

训’。”［３］２５此外，进食行为产生的身体形变，使爱

丽丝无法对自我身份进行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在此我们还要注意一种异化了的饮食现象：获

得。饮食的本质是物质的获得，即 “我”占有这

一个物质。就这一种理解而言， “获得”有 “占

有”的性质，本质上与进食相同。同时这一种

“获得”不仅指物质上的获得，也包括身份等精神

层面上的获得。这一种饮食的异化情节在 《眼泪

池》《爱丽丝王后》等章节中都有明显反映：在眼

泪池的冒险中爱丽丝通过白兔得到了扇子和手套，

扇风和戴手套的行为使爱丽丝身体产生形变；在镜

中世界，爱丽丝通过游戏获得王后的身份，这使爱

丽丝对自我的身份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进食所

带来的后果类似，身体的变形与身份的改变都导致

爱丽丝在认知自我时产生障碍。在这一种变化中，

爱丽丝不断的修正对自我的认识与定位，从而实现

成长。

可见这一种成长不仅是指身体的成长，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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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对于自我认知的完善。肉体与世界界限的消

除，是通过饮食活动，这是对肉体的作用的肯定：

肉体战胜了对方，庆祝对它的胜利，并依靠它而成

长。［１］３２２儿童成长过程中产生的自我认知困惑被卡

罗尔以饮食的方式呈现。这一种情节的设置使精神

上的成长物化为身体与身份上的改变，让孩子在外

在变换中认识精神自我。如果说传统的成长是成为

大人、获得权力的过程，需要付出 “失去儿童快

乐、得到成人严肃”的代价，那么卡罗尔给爱丽

丝设置的 “物化了的成长”则是贬低了传统严肃

的成长，强调儿童 “吃饭长大”的过程，体现出

“让儿童快乐地成长才是最适合儿童的”的观点。

这种对成长主题的降格表达，将成长的过程隐藏在

饮食之中，破除了成长主题的神秘性与严肃性。

（三）游戏精神

如果说节庆与饮食是民众参与度最广泛的仪

式，那么游戏则是参与者小范围内的仪式，这一种

仪式同样具有构建世界感受的功能。作为一本儿童

的书，《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续篇中关于游戏的

情节设置非常明显，这些游戏的规则活动是对现实

世界的模仿、表演，以趣味为核心，用娱乐的态度

降格了现实生活的严肃。

从 《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续篇中的两个世

界可以看出，爱丽丝的奇遇本身就是一场游戏，是

儿童的冒险。在第一个世界中，扑克牌角色所构成

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实行阶级制度，但这一制度

与他们作为 “游戏”载体的本质形成了冲突，这

使得权威的严肃性被极大的弱化。比如红方王后发

起的槌球会：田野球场、刺猬槌球、火烈鸟球杆、

士兵球门，以及无序的参与者———由游戏人物所创

建的规则本身不具有严肃性与可遵循性，规则的不

成立使得整场槌球赛归于荒唐与玩笑。续篇（《镜

中世界》）中的游戏设置更为明显，整个镜中世界

是一个象棋游戏。爱丽丝站在山丘上俯瞰到的是一

个巨大的棋盘，她还参与了 “走完八格成为王后”

的跳棋游戏。在这种情节的设置下，权力的斗争变

成了一场富有趣味的游戏，当爱丽丝在加冕筵席上

掀翻桌子破坏整场仪式致使游戏未没有了结局，但

正是由于这种未完成的结局却颠覆了成人只注重竞

争结果的认知，表达了儿童对于游戏的简单态度。

同时，作者以 “笑—骂—打”［４］为顺序的降格设

计，极大地消解了弱势群体 （儿童）与国王 （成

人）的距离，以游戏的形式完成了孩童对权力的

脱冕，体现出儿童的玩乐永远只是以快乐为目的的

降格化的世界感受。

二、降格化的角色形象

降格化的角色形象———小丑和傻瓜是 《爱丽丝

漫游奇境》及其续篇中的重要人物组成部分，这些

丑角带着浓厚的诙谐、荒诞色彩，他们用 “不理

解”的荒诞行为挑战官方权力制定的规则与秩序，

反映了卡罗尔对于成人掌握儿童话语权的贬低与戏

谑态度。小丑与傻瓜表现的 “不去理解”“不理解”

正是儿童 “选择性理解世界”心理的一种体现。

（一）小丑

卡罗尔笔下有大量的小丑式角色，这些角色在

故事中会以夸张的话语与高昂的激情为歪曲的语言

做诡辩，形成戏剧冲突，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

例如疯茶会中的帽匠，他在面对爱丽丝的质疑时，

企图通过似是而非的反问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再

例如 《憨墩胖墩》一章中，憨墩胖墩在与爱丽丝

对话时，经常随意改换词语的本意，这是因为憨墩

胖墩认为自己拥有 “赋予词语以自己想要的意思”

的权力：“当我用一个词语的时候，我想要它什么

意思，它就有什么意思———不多不少，正正

好。”［２］１５７因此，憨墩胖墩自信地使用自己 “改造”

过的词语并以此谴责爱丽丝的乱用行为。憨墩胖墩

利用诡辩创造了一个与事实相悖的 “事实”，在这

一个 “事实”中，词义的秩序被小丑降格破坏。小

丑假意不理解、刻意歪曲沟通对象的语义，用高昂

激情的诡辩最终产生鸡同鸭讲的喜剧效果。这种源

于 “恶意”的歧义，让沟通双方陷入无效沟通的窘

境，逼迫双方不得不尽力去表述各自的观点与态度，

反倒最大限度地破除了交流的隔阂。在这场辩论中，

爱丽丝的态度由被动接受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小

丑看似破坏与贬低传统沟通秩序的行为，构建了一

种近于狂欢的新对话氛围，让所有参与者尽可能的

表达自我，突破思维限制，达到再生快乐的目的。

（二）傻瓜

如果说小丑是恶故意歪曲事实、不去理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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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傻瓜就是真正的不理解。他们并不歪曲语言，只

是在对话中以 “不理解”的态度保持争论。

在爱丽丝的两次奇遇中，傻瓜式的人物众多，

从权威象征到各种小人物中都有傻瓜的形象。《议

员赛跑》中的耗子、 《王后槌球场》中的火烈鸟、

《谁偷了水果馅饼》中的十二位陪审员与国王、

《狮子与独角兽》中的国王与两位信使、 《这是我

自己的发明》中的白方骑士……几乎一大半人物

都带有 “傻”的特质。

故事里集中而连续的傻瓜形象是对现实的反抗

力量，他们保持着对 “聪明人”或 “众所周知的

事实”的天真与不理解的态度。“傻”的特质使傻

瓜天然拥有对外界事物不理解的权力。这也意味着

傻瓜形象的对抗性可以一直存在。

在 《这是我自己的发明》一章中，白方骑士

向爱丽丝展示了自己的发明：一个用于随身储存物

品的小盒子。白骑士是这样介绍它的功能的：“我

用它来装衣服和三明治。你知道，我把它颠倒过

来，为的是不让雨水飘落进去。”［２］１７４这里有一个显

而易见的问题：颠倒了的盒子盖子可能会打开，里

面的东西会掉。但是白方骑士不知道。白方骑士还

在马上准备了老鼠夹、防止鲨鱼咬伤的小踝撑……

这些东西被白方骑士称为 “有备无患”，而事实上

一辈子都用不上。虽然爱丽丝一直在指出这些发明

的漏洞，但白方骑士依旧不愿意放弃这些。傻子通

过对外界的不接受、不理解来坚持自我的观点，这

是他们保持自我的纯真不受外界干扰的一种表现。

傻瓜的 “不理解”使得他们可以给周围的人

以及自己带来快乐。周围人的快乐来自于从傻瓜身

上感受到的优越感，而傻瓜的快乐则是纯粹的快乐

———不需要勉强自己而产生的快乐。这种快乐与儿

童 “天真的不理解”的快乐不谋而合，他们对于

世界始终保持疑惑，在理解层面以自我为中心，选

择性地接受世界，可见，傻瓜是儿童在成长中没有

被成人严肃化的另一种形象。

三、降格化的语言

如果说降格化的角色形象能够降格自己及周围

的人与事物以间接传递降格精神，那么降格化的语

言就是作者在直接表达降格精神。降格精神影响下

所构建的语言使用准则是：平等、绝对自由、全面

表达。它通过降格的形式贬低现有的语言秩序

（严肃、重秩序），创造新式的语言秩序。

（一）低龄化对白

儿童的语言表达往往是无规则、以自我为中心

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续篇里的语言就具有

这种鲜明的特色。这与成人世界遵循的礼貌用语规

则截然相反，更接近于巴赫金所提出的 “广场语

言”。广场语言是一种 “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

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１］２０的交

往语言。在广场语言中，语言自由与双方平等是最

大的特征。在卡罗尔降格精神影响下构建的儿童式

的低龄化对白就具有明显的广场语言特征。

儿童的沟通模式是不被官方语言认可的话语形

式，它与正统的交往用语所强调的礼节不符。但正

是这一种不符合、不礼貌，显示了作者的对于严肃

的蔑视。同时直白的语言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达到

了畅所欲言的状态，两方的态度与情感变得鲜明。

这些特质都使得对话更具深刻性与完整性，对话的

氛围也更趋于平等自由。

在两个故事中，人物的对话包含大量的无礼词

汇，它们更接近于儿童式的无视规则、以自我意识

为主导的沟通状态，具有低龄化性质。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句子是红方王后的口头禅： “剁掉他的脑

袋！”［２］６１。这一句带有强烈无礼意味的口头禅与儿童

愤怒之下脱口而出的话语本质相同。语言的无礼性与

说话人的高贵身份形成的巨大的反差，反映出的是人

物无法掌握自我情绪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这些都

是卡罗尔借低龄化的对白，对人物进行降格处理。

除去卡罗尔对于统治阶级的对白的低龄化处

理，普通民众也有明显的沟通语言的低龄化设置。

在续篇的 《镜中昆虫》一章中，爱丽丝因乘错火

车而受到列车中大人们的非议。其中一个被称为绅

士的客人表示：“这样年幼的孩子，哪怕她不知道

自己的名字，也应该知道她是到哪儿去！”［２］１１９随

后，这位绅士又安抚爱丽丝：“亲爱的，你别管他

们……”［３］１２０前后态度的转变反映出的是乘客们的

语言受到情绪的极大影响，就像一群没长大的孩

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摒弃 “礼貌用语”

中曲折而无意义的修辞，直白的表达自我。这种低

龄化设置体现的是作者对成人世界沟通体系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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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贬低，通过对官方语言的低龄化降格处理，卡罗

尔重构了一种积极的、完全新式的沟通方式。

（二）讽拟儿歌

在故事中，带有讽刺性摹拟的儿歌作品也体现

了作者对沟通语言的降格。讽刺性摹拟是 “描绘

他人直接话语的一种最古老最普及的形式”［４］４７２。

在 《爱丽丝漫游奇境》及其续篇中，这一类的讽

拟作品虽然沿袭了传统说教儿歌的形式，［４］４７２但主

题已经变成了展现儿童的乐趣，体现了儿童式的思

维与趣味，消解了儿歌的说教性质，产生逗人一笑

的效果。显然在卡罗尔的观点中，儿歌是用于解放

儿童天性的。

现实生活中，成人往往利用儿歌对儿童进行说

教，这是一种呆板而生硬的教育方式。在 《眼泪

池》中爱丽丝背诵了 “自创”儿歌 《小鳄鱼》。这

首儿歌改编自艾萨克·沃茨的 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ｄｌ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Ｍｉｓｃｈｉｅｆ，原作的主题是劝诫小朋友向小蜜蜂学习，
要勤奋与听话。但在爱丽丝的改编下，这一首说教

意味甚浓的儿歌变成了对小鳄鱼的愉快心情的表

达。与原作中设置的小蜜蜂相比，小鳄鱼失去了鲜

明的象征意义，对于主人公的描写也由强调勤劳变

为侧重嬉戏，体现儿童的简单快乐。

除此之外，《威廉爸爸你老了》一诗同样是被

卡罗尔改编的一首讽拟儿歌。 《威廉爸爸你老了》

（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ｎ′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ｓａｎｄＨｏｗＨｅＧ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ｍ）
原诗的主题是要相信上帝、谦逊做人，主人公威廉

是一个虔诚、睿智的老人。然而在卡罗尔的改编

下，威廉变成了年迈但不服输，扬言可以连翻跟

斗、认为自己依旧口齿伶俐的老爹。作者用劝解诗

的外衣塑造了一个俏皮、不服老、只信自己的老顽

童形象。这一首讽拟儿歌，被卡罗尔剥去劝诫说教

的束缚后，展现了儿童的 “自信”与 “自恋”心

理正是其快乐的来源，而原诗试图劝导儿童心向上

帝的主题显然有违孩子的天性。

故事中爱丽丝在发现自己背错儿歌后，她的反

应是害怕变成住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上很多课的

“梅贝尔”。可见在儿童的心中，儿歌中的道理是

无所谓，他们害怕的是去上孤独又枯燥的课。这一

段爱丽丝的心理活动，尤其是 “又小又破”这种

形容方式，显然带有鲜明的个人情感倾向，透露出

卡罗尔对于传统灌输式教学的不满。

这一类改编的儿歌戏仿了传统教育中的说教口

吻，以讽拟的形式嘲讽了成人的教育理念，从而达

到对正统教育的降格效果。这里强调了儿歌作为孩

子的诗歌应具有的带来快乐的功能，即在创作中应

以儿童为本位，创造具有儿童趣味作品。可以说，

卡罗尔在说教诗的框架下冲破了说教的模式，反映

的是其降格精神的渗透。

四、结语

降格是一种以诙谐的态度看世界并贬低严肃的

精神。卡罗尔利用这种精神在其童话中构建了一个

荒诞的世界从而颠覆 “现实权威体系”。表面上，

爱丽丝只是在不断面对挑战、被动接受，并为此生

气发脾气，但其实质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 （孩子）

对于权威 （成人）的反抗。卡罗尔利用儿童文学

的形式，结合降格的精神表达了对现实权威的反抗

意识，其作品比单纯的贬低性描写更具趣味性与诙

谐性。用孩子的力量将对严肃的消解发挥到极致，

成功展现出纯粹的儿童趣味。正如高尔基所说的：

“我们的书不应该是板着面孔教训人的。我们也需

要那种能发展儿童幽默感的愉快有趣的书。”［５］而

卡罗尔正是利用降格这一种精神将 《爱丽丝漫游

奇境》及其续篇塑造成一本合格的带给儿童幽默

的儿童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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